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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题是“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既然人工繁殖能够保存种群数量，那是否意味着我们不会再失去这

些物种？”
宁波植物园负责科研科普的刘双博士反问了一个问题：你以为你看到的

蕨类一直都像“杂草”一样吗？你以为你看到的银杏就是“纯天然”的银杏吗？

你以为你看到的银杏
真的就是活了2.7亿年的银杏吗？

如果说通过人工栽培的方式保
护物种的多样性，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一种方式，那么“尽可能保
护植物的原生种，是一种更为重要
的方式。”刘双博士说。

沿着“植物进化之路”向前，还
能看到水杉和水松。作为一种落叶
乔木，水杉大多刚换了一树的新叶，
绿得格外鲜嫩。

一旁的科普牌告诉经过的游
客，和银杏一样，水杉也是世界上珍
稀的孑遗植物，同样有“活化石”之
称。过去人们一度以为水杉早已绝
灭，直到1941年在四川首次发现。

还有水松，同样也是世界孑遗植

物，在一亿多年前至少有5-6个种，
受第四纪冰川袭击，现仅遗存一种。

刘双博士说，对普通人而言，人
工栽培的银杏、水杉、水松从“外貌”
上看和野生居群没有太大差别，但
对植物研究来说，原生种的存在有
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人工栽培的前提必须
要有原生种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工
栽培无法挽救原生种可能出现的所
有变种。

“同时，人工栽培植物也无法取
代原生种在古植物、古气候、古地理
和地质学上的研究意义。”

记者 石承承

历经亿年风雨的银杏
被称为“活化石”，植物中的

“大熊猫”。 记者 崔引 摄

4月21日，在宁波植物园的“植
物进化之路”，遇到那棵一看就有些
年头，但仍迸发出勃勃生机的“冻
龄”银杏，就有了这样一个疑问：

早在两亿七千万年前，银杏就
已经出现。作为第四纪冰川运动
后遗留下来的裸子植物中最古老
的孑遗植物，它被称为“活化石”，
也被视作植物中的“大熊猫”。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公园、绿

地、道路两侧，甚至庭院……都不
少见银杏的身影，尤其是每年秋
天，银杏叶成熟变成黄色或橙黄
色，更是一道美丽又熟悉的风景。

刘双博士说，这些银杏基本上
都是人工栽培而来的。既然通过
人工栽培能够留下这一珍稀树种
的“血脉”，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是否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失去
它们？

刘双博士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
疑问。她指着银杏“脚下”那片看起
来像是“杂草”的蕨类植物说，别看
蕨类植物很低矮，它们也曾有过“长
成参天大树”的“高光时刻”。

桫椤，就是一种能够长成大树
的蕨类植物。它也是目前已经发现
的，唯一的木本蕨类植物，极其珍
贵，享有“蕨类植物之王”的美誉。

人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可对那些穿越漫漫历史，存活
至今的植物而言，你所见到的未必
就是它“真实”的样子。

在宁波植物园里种了不少福建
山樱花。刘双博士说，即便同是福

建山樱花，人工栽培的幼苗来自不
同的地方，最终开出的花，无论是在
颜色上，还是在造型上，还是有所区
别的。

就像俗话说的“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套在植物上也挺适用。

“像有些植物，它的野外居群，
或者说原生种，可以耐得住30℃的
温度，但是人工栽培出来的植株，可
能只能耐得住25℃的温度。”刘双
博士说。

没有经历过自然的”磨炼”，人
工栽培的植物无论是在基因的传承
上，还是在习性的表达上，总会和它
的“先辈”有所不同。

“血脉”得以保留，是否意味着不会失去？

一方水土不仅养一方人，还养一方植物

人工栽培无法挽救原生种可能出现的所有变种

刚刚长出来的蕨类植
物，是不是有点可爱？

看起来像是杂草的蕨
类植物也有过“长成参天大
树”的高光时刻。


